
法治文化8 星期四

2016年 9月 1日

责编：刁军杰

邮箱：hf87801173@126.com

愧为人师

明初的制度对整个明朝都有
着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这
些制度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而这
个 秘 密 就 埋 藏 在 朱 元 璋 的 心 中 。
朱元璋不但制定了完备的法律，还
成功地普及了法律。

朱 元 璋 制 定 了《大 明 律》，并
规 定 了 五 种 刑 罚 ，分 别 是 笞、杖、
徒、流、死。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
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
刑、流放、死刑。当然按照朱元璋
的性格，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
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
还有很多花样。而在明初的普法
教 育 中 。 最 重 要 的 并 不 是《大 明
律》，而是一本叫作《大诰》的书，
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

么它比《大明律》还重要呢？
所谓《大诰》是朱元璋采集一

万 多 个 罪 犯 的 案 例 ，将 其 犯 罪 过
程 、处 罚 方 式 编 写 成 册 ，广 泛 散
发。那么为什么朱元璋要推广《大
诰》而 不 是《大 明 律》呢 ？ 只 要 细
细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确
实是个厉害的人物。朱元璋正确
地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条文
是 不 可 能 的 ，而 这 些 案 例 生 动 具
体，个个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
饭可以当休闲读物来看，就如同今
天我们喜欢看侦破案件的故事一
样。更重要的是，里面还详细记述
了对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
如用铁刷子刮皮、抽肠、剐皮等特
殊行为艺术。足可以让人把刚吃
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然后发誓这
辈子不犯法。

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
入《大诰》，并起到警示作用，实在
是一种创举。但问题还是存在的，
因为当时的人们文化程度普遍不
高，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没有希
望工程，读过小学(私塾)就已经很
不错了，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
到，城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一个人
读，无数人听，并不是因为读的那
个人口才好，而是由于大家都不识
字，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老百姓
素质低，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
普及。朱元璋再有办法，也不能代
替那么多的老百姓去听，去读。这
实在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奇
人就是奇人，朱元璋用一个匪夷所
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他的办法具体操作如下：比如
张三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县官

已经定罪，下一步本来应该是该坐
牢的去坐牢，该流放的流放，但差
役却不忙，他们还要办一件事。那
就是把张三押到他自己的家中，去
找一样东西，找什么呢？就是这本

《大诰》书，如果找到了，那就恭喜
张三了，如果本来判的流放，就不
用去了，回牢房坐牢，如果是杀头
的罪，那就能捡一条命。反之，家
里没有这本书，那就完蛋了，如果
张三被判为流放罪，差役就会先恭
喜他省了一笔交通费，然后拉出去
咔嚓掉他的脑袋。其实从法理上
说，家里有这本书，说明是懂得法
律的，按照常规，知法犯法应该是
加重情节。不过在当时而言，这也
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方
法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
配到一所离家很远的乡镇
中学教初中数学。初为人
师 ，我 自 然 不 愿 误 人 子
弟。遵照读师范时老师关
于想倒给学生一滴水，自
己应有一碗水的教诲，在
最初的两年里，从备课到
讲 课 ，从 辅 导 到 批 改 作
业 ，忙 忙 活 活 ，着 实 辛 苦
了一阵儿。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自己的教学水平
提高了，可那股初为人师
的新鲜劲和积极进取的精
神却渐渐下去了，自以为
对教科书已融会贯通，课
外的有关资料也懒得去研
究，备课也是能凑合就凑
合。一般地，学生们来问
问题，总能凭着一点点小
聪明应付过去，正是因为
我曾经碰上过一道有点小
难度的题，使我留下了至
今难以忘怀的尴尬、羞愧
的记忆。

一次自习课，我照例
去教室看看学生有什么问
题 没 有 ，和 往 常 一 样 ，有
几个学生问了几道平面几
何 题 ，我 虽 课 前 没 做 过 ，
但略一思考，也就轻松地
帮助学生解答了。正当我
暗自得意的时候，一个学
生请我帮解一道代数题，
我 坐 下 来 ，他 站 在 旁 边 ，
经过紧张的思考，我发现
我并不能马上解答出来，
当时，我想如果我在这儿
坐了许久还做不出来，那
多没面子。因此，我站起
来，严肃地说：“这么简单
的题你都解不出来？你应
多动动脑筋，凡事都由老
师解答，你就会养成懒惰
习惯的。你再试试，如还
解 不 出 来 ，我 再 来 告 诉
你 。”学 生 只 好 红 着 脸 坐
下继续寻求解答的方法。
我表面虽很从容，但内心
也紧张得很。我在教室里

踱着步，调动大脑的每一
个细胞，思考着刚才那一
个问题。一会儿，我终于
弄清楚应当用什么方法来
解答了。不过，我没有马
上告诉学生。我又在教室
转了两圈，回到那个学生
的 身 边 问 道 ：“ 想 出 来 了
吗？”“没有。”我温和地给
他讲解了做法。看着他眼
睛里先是恍然大悟后是崇
拜的目光，我几乎有点喜
形于色了。我继续在教室
里踱着步，偶尔也回答学
生的提问。这时，又有一
个 学 生 请 我 讲 一 道 几 何
题，那是课外练习册上的
一道题，我试着加了几条
辅 助 线 ，但 都 不 行 ，我 没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
按照刚才对付那个学生的
办法如法炮制。可是，当
我在教室里踱步的时候，
脑门上渐渐沁出细细的汗
珠。因为我觉得不能够再
像刚才那样很快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了。时间已过
去 10 多分钟，如果学生做
不 出 来 再 问 我 ，怎 么 办 ？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悄悄
地、若无其事地走出了教
室。

当 然 ，回 到 办 公 室 ，
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解
决了问题。但是，由于时
间太长了，我担心学生已
经 识 破 了 我 的 把 戏 ，所
以，我没有再去告诉学生
答案，学生也没有再来深
究。后来，也许是出于邻
人有亡斧者的心理吧，每
当见到那个学生，总觉得
他的目光有些异样，这异
样的目光使我生出深深的
尴尬、不安和羞愧。

事情过去已经很多年
了，我也已经不再当老师
了，但是我还是常常想起
这件让我尴尬、羞愧的事
情，想起那个学生异样的
目光。这目光不仅使我羞
愧 ，也 在 时 时 激 励 我 、督
促我。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
母 亲 严 肃 地 对 我 说 ：“ 孩
子，我和你爸辛辛苦苦将
你 养 大 ，供 你 读 书 ，现 在
你能挣钱了，我们也该享
享清福了。所以，你必须
每月按时给我们寄五百元
钱 的 生 活 费 。”我 爽 快 地
回 答 说 ：“ 妈 ，您 就 放 心
吧 ，您 和 爸 为 了 我 ，辛 劳
了大半辈子，女儿孝敬你
们 是 应 该 的 ，不 需 您 叮
嘱，我也知道。”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
后 ，我 履 行 了 自 己 的 承
诺 ，除 留 下 少 许 生 活 费
外 ，我 全 给 父 母 寄 了 回
去。母亲收到汇款后十分
高兴，还专门给我打了一
个电话，让我有钱省着点
用 ，将 来 还 要 买 房 子 ，养
孩 子 。 随 后 ，每 月 的 28
号，我都会准时去邮局给
父母汇寄生活费。每次母
亲收到钱后，都会给我回
个 电 话 ，告 诉 我 钱 收 到
了，并问问我的近况。

大约过了一年多，我
因为买电脑，手头有些拮
据 ，便 停 止 了 给 父 母 汇
钱。谁知没过多久，母亲
就 打 来 电 话 兴 师 问 罪 ：

“ 孩 子 ，你 是 不 是 有 了 自
己的生活就忘了娘啊？怎
么 把 这 么 重 要 的 事 都 忘
了？你有空抽个时间把我
们 上 个 月 的 生 活 费 补 上
吧！”放下电话，我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埋怨母亲不
近 人 情 ，不 考 虑 我 的 难
处，不就一个月的生活费
吗？你们随便想想办法就
能解决，况且你们也不缺
钱花呀！父亲在老家种了
几亩地的柠檬，每年都有
两三万元的收入，按理说
他们的日子很好过，根本

不在乎我每月所寄的这五
百块钱。但母亲把话说到
了这个份上，我也不好意
思再拖，只得跟同事借了
点 钱 ，然 后 给 母 亲 寄 了
去。

那年春节，我回到老
家 ，村 里 人 都 夸 我 有 孝
心，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现在很少了。原来，母亲
每次收到钱后，都要将汇
款 单 拿 给 村 邻 看 ，并 说 ：

“ 你 瞧 ，我 女 儿 又 寄 钱 回
来 了 。”村 里 的 其 他 老 人
都很羡慕母亲，说她有福
气，养了一个孝顺的好女
儿。这时，我理解了母亲
的“虚荣”，也原谅了她那
次催款。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
了。前些日子，我计划买
房，可是拿起存款折子一
看，还差一大笔钱。正当
我一筹莫展时，母亲听说
了这件事，她匆匆忙忙地
从乡下赶到城里，将一张
存 有 15 万 元 的 银 行 卡 递
到我的手上说：“孩子，拿
去吧，这些都是你平常给
我们寄的生活费和逢年过
节孝敬我们的，我们一分
钱都没有动，全给你存了
起 来 ，现 在 你 有 困 难 ，正
好可以解决眼前的燃眉之
急。”

细细算来，在这十年
中，我给父母寄了六万余
元生活费，加上逢年过节
所寄的两万多元，合在一
起 ，也 不 过 八 万 元 左 右 ，
而母亲不但全还给了我，
还多给了我七万块钱。拿
着那张银行卡，我的眼里
噙满了泪水。原来，这些
年，母亲要我给他们寄生
活费，并不是为了他们自
己，而是为了帮助我应对
不时之需。

乡 长 主 持 召 开 全 乡 站 办 所 负
责人和村书记参加的大会。会上
副乡长详细地解读了中央八项规
定的具体内容，乡长在总结讲话中
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认真执
行中央的八项规定。

乡长严肃地说：“‘十一’我女
儿结婚，在这里我提前给大家打个
预防针，对大家同时也是对我本人
提出‘三不’要求：一是不准大伙送
贺礼；二是本人不备酒席；三是不
搞结婚典礼。大家都是中层干部
和各村的一把手，回去后一定要把
我的意见传达给下面每一名党员
干 部 ，一 定 要 执 行 我 的‘ 三 不 ’要
求。谁要是送礼送物就是给我找
麻烦，那我就找他的麻烦。”乡长语
重心长、情真意切地说着。

“要不是乡长说他的女儿‘十

一’要结婚，我们还不知道呢。”散
会后许多乡干部和村书记议论纷
纷。

很 快 全 乡 上 上 下 下 都 知 道 了
乡长的女儿“十一”要结婚的消息。

离“十一”还有半个月，乡长带
着秘书飞往南方招商引资考察项
目去了。

还没到正日子，就有人到乡长
家登门送贺礼。当然了，是乡长的
老婆在家接待的，她对前来贺喜的
是笑脸相迎，对送上来的厚厚礼金
也是一一笑纳。

几天时间，乡村干部、个体工
商户、大大小小的老板、中小学校
的校级领导等方方面面人士都到
乡长家里送上了不菲的贺礼。

“ 十 一 ”过 后 ，乡 长 考 察 回 来
了。

在全乡干部大会上，乡长严肃
地说：“我在这里向大家检讨，‘十

一’期间我因公出差没有在家，女
儿结婚时有一些同志没有执行我
的‘三不’要求，竟然背着我到家里
送了一些贺礼。由于我爱人是农
村家庭妇女，不懂得中央的八项规
定，私下收了这些贺礼，在这里我
替 我 爱 人 向 大 家 作 深 刻 的 检 讨 。
请大家相互转告，我已经把收到的
十万元贺礼带到了办公室，请大家
到我办公室取回贺礼。”

一个星期过去了，当然没有人
去乡长办公室取回自己送出的贺
礼。

一天，在全乡干部大会上，乡
长当着大家的面从包里拿出十捆
现金，严肃地对大家说：“这是孩子
结婚时大家送的贺礼，这几天没有
人主动取回去，你们想过没有，你
们这是给我找麻烦啊！”说着乡长
郑 重 地 把 钱 交 给 了 乡 纪 检 书 记 。
纪检书记当众清点了现金数额，并

打了一张收条，说会后立即上交县
纪委。

晚上，乡长老婆问乡长：“纪检
书记真的把那十万块钱收下了？”

“我让他收下他能不收吗？”
“ 那 你 别 让 他 把 钱 送 到 县 里

啊！这些钱白白地送走了，简直是
挖我身上的肉啊。”乡长老婆心疼
地说。

“ 现 在 是 什 么 时 候 你 不 清 楚
啊？咱们收了五十多万贺礼，一桌
酒席也没安排，要是摆上五十桌，
加上烟酒成本不得花上十万八万
的？咱们把这十万块钱上交县纪
委后，谁上告、哪儿来人查，我们都
不怕了！我们可以枕着剩下的这
四 十 万 块 钱 天 天 睡 个 安 稳 觉 了 ！
这才叫高枕无忧呢。”

“还是你们领导干部聪明啊。”
乡长老婆伸出胖胖的小手，笑着在
乡长那光秃秃的脑门上拍了一把。

近日，赞皇县枣农开始抢收大枣。三乡五里
的枣农们都用三轮车拉着大枣到收购点销售，现
场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在各个收购现场，都是
一片繁忙的景象。

大枣要先经过一个特制的筛子，品相不好的
大枣将会被筛选出去，剩下的大枣装入麻袋，最
后整齐地摆放到车上运走。

现场的一位枣农高兴地说道：“今年的大枣
丰收了，你看看这大枣长相多好啊，又大又圆，口
感脆甜，来来来你们都来尝尝。”说着捧起一大把
大枣，送到我们眼前。一旁的枣农们说说笑笑，
一边装车，一边过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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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的“高明”之处
官场百态

□ 郝叶蓁

小 区 电 影 院 的 门 口 ，空 气 中 时
常 飘 着 爆 米 花 香 甜 的 奶 油 味 道 ，看
电 影 的 观 众 总 喜 欢 带 上 一 桶 进 场 ，
电 影 与 之 就 似 绝 配 ，但 凡 有 电 影 的
地方就一定会有爆米花。

据说中国人食用爆米花至少有
一 千 年 的 历 史 了 。 一 个 黑 鼓 鼓 的

“铁肚子”，一声声“砰砰砰”的巨响，
一份入口即化的香甜便是我童年最
美好的回忆。

记 得 每 年 秋 收 以 后 ，村 里 隔 三
岔五就会有师傅上门挨家挨户炸爆
米花。小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零
食可吃，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哥俩总
是不厌其烦地央求母亲应允我们用
搪瓷缸子从储仓里舀上半缸玉米粒
来炸爆米花。在那鼓鼓的铁罐下面
架 起 一 个 小 炉 子 ，边 上 连 着 一 个 小
风 箱 ，小 炉 子 在 风 箱 的 鼓 动 下 不 一
会 工 夫 就 变 得 通 红 通 红 的 ，至 于 柴
火一般就是剥掉玉米粒后剩下的棒
子。只见师傅一手摇着风箱控制火
势，一手均匀地转动爆米花机，两眼
紧盯压力表，数分钟后，师傅便要我
们 小 孩 离 得 远 远 的 ，这 个 时 候 小 伙
伴们总会躲在远处把耳朵捂得死死
的，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爆米花便
满满地灌进了麻袋。

抓起一把白花花的爆米花放进
嘴里，那味道甜甜的，热热的。爆米
花的师傅就是凭着这一股股香味和
这一声声巨响引来了生意。村里只
要 一 家 在 炸 爆 米 花 ，隔 壁 的 孩 子 们
就 会 从 四 面 八 方 凑 过 来 看 热 闹 ，左
瞧瞧，右瞧瞧，然后回到家里一定也
要自己的父母应允他们爆上一锅。

我 记 得 有 一 年 天 特 别 旱 ，玉 米
歉 收 ，母 亲 在 炸 爆 米 花 师 傅 还 没 有
进 村 的 时 候 就 提 前 告 诉 我 们 哥 俩
说 ：“ 孩 子 ，今 年 就 炸 一 锅 怎 么 样 ？
几 斤 玉 米 磨 成 面 ，我 们 一 家 可 以 吃
好几天呢！”可我们哥俩却不明白母
亲 的 良 苦 用 心 ，扯 住 母 亲 的 衣 角 就
是 不 肯 松 手 ，后 来 母 亲 也 心 疼 我 们
哥 俩 答 应 炸 两 锅 。 现 在 想 起 这 些 ，
那段艰苦的岁月仍历历在目。

如 今 ，电 影 院 门 口 卖 的 爆 米 花
的 味 道 种 类 特 别 丰 富 ，但 我 却 怎 么
也吃不出小时候的那种味道——香
香的，甜甜的，偶尔也感觉酸酸的。
不 仅 仅 有 爆 米 花 的 味 道 ，更 有 一 种
母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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